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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右为男

自花儿离开我就一直浑噩昏迷，诸切事宜都由国师一手安排，

而我骤然从梦中惊醒时，花儿的棺椁早已下葬了几日。

我不管不顾地冲到了他的坟前，为了不让北漠得知消息反攻，

他甚至连墓碑都没有，只有孤零零的荒冢一座。

天很暗，乌云沉沉压境，大雨滂沱而下，像极了兄长死讯传来

那日。

我已然疯了，拼命地扒着坟头的土，拼命地叫着花儿的名字，

侍从们跪倒一片地劝我，却无人敢上前阻止。

我的手指被粗粝石土割破割烂，雨水混着泪水落在上面，浇下

鲜红的血来，迅速又在地上簌簌淌成沟壑的水洼，而我却毫无

知觉，只机械地、不肯停歇地把土扒开。

国师匆匆而至，拦住了我的发疯：「别这样。」

我不听不看不理他，只如困兽一般死命的挣扎，直到他低吼出

声，似雷一般炸响：「你难道要把此事闹大，让整个边城都知

道，让北漠得到消息，让傅将军白白枉死吗？！」

我猝然顿住，睁大了双眼，磅礴的雨珠子像石头一样砸下，像

无数把刀刺在我的身上，我却无知无觉，窒息片刻后，终是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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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撑不住地狠狠跌落在地，死死攥着他的衣袍嚎啕恸哭：「你

把我也埋了吧！你把我和他埋在一起吧！」

他搂紧了我，声音晦哑得厉害：「别这样，他不会愿意看到你

这样，不会愿意看到你用下半生去祭奠他……」

「下半生。」我癫狂地笑出声来，「我至少还有下半生，可花

儿……花儿却永远都没有了！」

我知道一切皆因我而起，却仍是忍不住对国师心怀怨怼恨意，

若他放任我魂飞魄散，不入轮回，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。

或者哪怕他问问我，问问我愿不愿意用最在意之人的命换我那

虚妄的来生，我都不会像如今这般痛不欲生。

「国师……大、国、师……」我眼中蓄满了泪，心痛如绞，一字

一恨地说道，「国师大人，料事如神，逆天改命，终助我成天

煞孤星，现今景状，你可满意？」

他神色狠狠一震，两肩骤然颤了颤，双目通红道：「祥儿，这

绝非我本意，我只是想救你……」

「救我？」 我心口骤痛，眼泪似是流不尽般滚滚而落，「我最

爱的人，最在意的人，走的走，死的死，你却说是为了救我？

你就是这样救我的？」 

我死死地盯着他，冷风如利刃刺进眼中，似要沁出滚热的血

来：「这世间的人那么多，却偏偏选中我一个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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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作孽太多，上天不肯原谅我，我认了，即使孤寂一生，我

活该如此，但花儿何辜？花儿何辜！」

「心向江湖，江湖路远，死在半途。」

「我害了他，终究是我害了他！为什么死的不是我？为什么不

是我啊？」

「你告诉我！为什么不是我？！」我失控的攥住他的衣襟，撕

心裂肺地大吼，「你不是国师吗？你不是可以预示吗？你为什

么不预示他？！你为什么不救救他？」

他静默半晌，终是垂了眼偏开目光：「……对不起。」

「……对不起……」我大笑出声，状若癫狂，「我不要你们的对

不起，我要被对得起！」

「都来跟我说对不起，究竟是谁我对我不起，而我又对不起

谁？我……又害了谁？」

「既然你做不到，为何要答应兄长？为何要干涉我的命运？又

为何……让我重活这一世，痛彻心扉，一无所有？」

「事到如今，徒留我活着，我一个人活着，有何意趣？有何意

趣？！」

这些时日，我心里像燃着熊熊焦烈的火，总是沸腾着无尽的悲

痛与滔天的愤怒，而在这一刻，它们尽数都转变成了毁天灭地

的屠戮之念，促使我双目赤红地逼视他，狠戾决绝地咬牙：

「其实你并不是是来救我的吧？你只是怕我应了祸乱苍生的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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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救不回他，我便搅得这天下不得安宁又

如何？」

我笑着看他，几近癫狂：「你大可看看，这天下之大，还有何

人能阻我？」

他静静地望着我，苦楚的目色渐渐沉晦，半晌，缓缓开口：

「你别忘了，这天下人里，也包括秦厢琏。」

琏儿……

我猝然怔住，满腔激涌的愤恨在一瞬间冷冻成冰，是啊，还有

琏儿。

可也不止有琏儿。

母亲、兄长、傅丞相、百里牧云……

他们的脸一一在我眼前浮现，他们倾尽一切，不惜性命去维护

的天下安宁，我如何忍心亲手毁掉。

我其实什么都做不了。

即便让这天下人都陪我在这人间炼狱，也不会减少我半分折

磨。

空气胶着如黏稠的墨汁，天际有闷雷远一声近一声传过来，像

无形的锤狠狠擂在胸上，让人透不过气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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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徒然地松开了攥紧国师衣领的手，万念俱灰地转身离开，每

走一步心里的疼就横彻一分，待行至马车前，心口猛然激痛，

我再支撑不住地跌倒在地，哇地突出一大口血来，鲜丽的红色

混着雨水溅落在地，积成血色的水洼。

国师急急上来搀扶我，我咬着牙狠狠挥开他的手，一寸一寸地

挺直脊背，一步一步地走向来时的路。

我最终还是只能将花儿留在这里。

留在漠北冰冷泥泞的土里。

再不见天日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再睁眼已又是几日后，我茫然地坐起身来，却发现手中握着的

什么东西，拿到眼前定睛一看，竟是半截白色的神槎木枝。

国师走了，这是他留下用来警醒我的。

我静静地瞧着这莹白的神槎木枝半晌，脑海中全是关于它的传

说记载：昔有神槎，皎然白色，祷之无不应。

相传神槎常与返魂树相伴而生，神槎应世人之愿，返魂树可生

死人，肉白骨。

我握着神槎木跪在佛堂里，求遍诸神佛陀，殿内却依旧缄静无

波，甚至连一丝风都没有，半分奢望都没给我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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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我的花儿，

我曾经最疼爱过的那个少年，

我最想放他天高海阔的少年，

最终还是死在了我的怀中，

死在了……他的十七岁。

我头一次觉得活着是种煎熬，头一次如此地痛恨自己，恨自己

还阳，恨自己回来，若非如此，他是不是早就脱身而去，早就

恣意圆满？

国师预卜的没错，克夫妨子，天煞孤星，我躲得过轮回，却逃

不过宿命，终究谶言应验，偌大世间，只余我孤身一人。

我一生都自私地为自己而活，却一生求不得。

总以为权利会给我自由，却不曾料到，追名逐利的代价，是永

失所爱，一无所有。

我清楚自己手上沾了多少血，做了多少孽，害了多少性命，也

误了琏儿花儿的一生。

我该在地狱里，永远沉沦，永世赎罪。

但我心里却总留有一丝期冀，总觉得我身边发生了太多玄秘之

事，或许还会再发生一件，尤其坊间传闻，头七的时候，逝去

的人会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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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传闻都是假的。

返魂香可生死人肉白骨的传闻是假。

红绳卫命的传闻是假。

头七的传闻也是假。

都是假的。

我知道，我在一次次的失望到绝望中，早就知道。

可当我醉醺醺地从打了烊的酒馆出来，恍然间听到两个异族之

人提到返魂树时，我还是忍不住相信了。

我紧紧抓着其中一个异族人，如深陷苦海中紧紧抓住了一根救

命稻草，几乎是语无伦次地逼问着关于返魂树的一切。

那人挑着眉上下将我打量了几番，便笑着告诉我返魂树是他们

族里的神树，伐其根心于玉釜中而制成的返生香，香气闻数百

里，死尸在地，闻气乃活，他正巧带了一阙在身上，我若跟他

回去，他即可找出来给我。

即便是醉的不轻，我也能看出来他眼神中的不怀好意，但长久

以来的绝望与痛苦已经将我逼疯，只要有一分希望，我都想死

死攥住不放手。

正犹疑的时候，他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，而另一个人也在同

时迅速地伸手捂住了我的嘴，二人环视四周一番，不由分说地

将我往偏僻小巷里拖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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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惊慌失措地挣扎，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声响，随着挣动踢打不

断，酒意也越发上头，浑身都软的厉害，完全使不上力气。

浑浑噩噩之中，他们将我拖到了偏僻角落，两双脏手就朝我身

上摸来，我惊恐地大叫，疯了似的捶打，其中一人被我打在了

脸上，登时变了脸色，恼羞成怒地大骂，挥手就狠狠甩了我一

巴掌，我被打得耳畔轰鸣着滚了几圈，满嘴都是溢出来的血腥

味，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似乎恢复了几分意识，有人将我抱在怀

里，一直在焦灼地叫着我的名字。

我无力地半睁开眼，模模糊糊地看见了一张陌生却惶急的脸，

我明明不认识他，却在恍惚中觉得他那双乌沉瞳眸格外熟悉，

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多少次，琏儿又出现在了我的幻觉之中。

我悲从中来，颤抖着抱住了他的脖子，忍不住大哭出声，心头

涌上无尽的痛楚：「琏儿，花儿死了！花儿……被我害死了！」

他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，用整个身体将我包裹起来，极力地抚慰

我：「不是的，不是你的错。」

我猛烈地摇头，泪水簌簌从眼眶滚落，懊悔至极：「我想让他

走的，我真的想让他走的，我想让他像你一样，远离我……远离

我便能好好地活着，过安宁美满的人生的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」他拼命地点头，紧紧地抱着我，几乎要

将我嵌进了骨子里，「我都知道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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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错了……我知道我做错了……可是为什么……为什么都报应在

了你们身上！」我被沉痛悔悟所吞没，「为什么死的不是我？

为什么不是我！应该是我的啊！」

我恸哭不已，眼泪像是止不住的洪水般往下流，浑浑噩噩地一

直说着话，声音却渐次低了下去，沉沉欲睡，他将我横抱了起

来，怀中很暖，渗过衣衫熨进肌理，似是永世沉醉的温柔乡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恍惚中又有低低的交谈响在耳边：

「……尘埃落定之前，别让她知道我来过。」

「好。」

随即抱着我的人便将我交托给了另一个怀抱，很冷也很孱弱，

分明的骨骼几乎膈疼了我，但脚步却是稳的。

我懵懵懂懂地睁开眼，努力地眨了眨，却还是看不清眼前人的

脸，只听他低低地无奈叹息：「又喝这么多酒啊。」

我听出来是国师的声音，不禁冷笑一声，一把拽住他的衣领，

故意凑近他将浓重辛辣的酒气喷薄在他的脸上：「不喝酒干什

么？杀人泄愤吗？就先从你开始好不好？」

他不假思索：「好，只要你高兴。」

高兴？我不高兴！杀了你花儿也回不来，而你死了，在乎你的

人就会我一样痛不欲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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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意识又坠入了深渊，模模糊糊地只觉得似乎有一只温暖的

手轻抚我的发丝，一下又一下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与北漠使者和谈的事宜照常进行，我命人将北俞关八座最富饶

的城给了他们，还大肆兴建了妓馆、青楼和酒肆瓦舍等娱兴之

地，又把京都惯会吃喝玩乐的宗室子弟都遣了过去，他们素来

纵情享乐，是惯会玩儿花头的，到了边城很快就与北漠王室打

成了一片，没多久就兴起了不竭的奢靡攀比之风。

我对此非常满意，毕竟欲使其灭亡，自该让其先疯狂，北漠素

擅战矫健，是边疆之地苦惯了的结果，但安逸会使人堕落，刀

不磨会钝，我有耐心等。

在废除疆夷遗民的贱籍并换成通用的民籍之后，除了花儿留给

我的心腹，我又将疆夷有军事才能的遗民招为了兵将，严令五

年之内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必须覆灭北漠。

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时隔几十年，天赢军中竟又出现了一个

战神。

那日早朝前，眉朴正在为我绾发，手突然一顿，便忧心忡忡

道：「主子，你又长白头发了。」

我浑不在意地「嗯」了一声，她却又开始絮叨起来：「我就说

少熬夜少熬夜你总不听，你瞅瞅你才二十岁……」

我横了她一眼：「你就不能有点眼力见儿给我藏起来？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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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藏起来也还是有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」

「闭嘴吧你，这是本宫日理万机的勋章……啊！」话没说完我头

上就传来了尖锐的疼，她把我的白头发拔了，还特意举到我的

面前给我看：「主子，勋章没了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算了，本宫身为尊贵的太后，跟宫女一般见识这么多年岂不是

白活了，拖出去打一顿得了。

「主子，你的脸色愈发的不好了，」她又凑了过来，「听奴婢

的，今晚别熬夜了，奏折是批不完的，身体才是改革的本钱，

林阁老他们年岁已经大了，熬一熬总是能熬走的，您也别太发

愁了……」

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我气死了，但是又没完全死，正在这时

承安走了进来：「主子，漠北的奏报。」

我接过来查看，思索片瞬，又缓缓合上：「准了。」

承安却面色犹疑：「可是朝中……」

「无妨，」我将奏折递给他，笃声道，「那帮老东西我去周

旋。」

「主子，虽然有句话不当讲但奴婢还是要说，」眉朴觑了觑我

的脸色，疑惑道：「这一年多来咱们天赢军也算训练出了不少

精兵，并不是没有可用之人，为何主子非要逆着诸位大臣的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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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提拔女将领，这次还要同时提拔两个，等会又得在早朝吵起

来，这不是故意给自己找不痛快吗？」

「你以为他们是忌惮我提拔女将领吗？他们是怕我培养党羽，

怕我招纳新人，怕我革改朝政。」我冷笑一声，「本朝又不是

没有过女将领，开国的护国大将军是女将军，有覆灭疆夷之功

的元殊王爷是女将军，更别说仁圣德太后曾以皇后之尊远赴疆

夷，清剿遗部，后又领兵回朝救驾……」

话说到一半，我脑中灵光一闪，豁然开朗，既有旧例可循，那

帮老臣自然没有理由再阻止，待军中有了女武官，朝中便理所

当然能有女文官，只要开了这个口子，林阁老他们就再别想拦

住我了。

「拟旨。」我对承安道，「军中有才能者，无论男女，皆可任

用，诸事不限，不必再特意请奏。」

承安躬了身子：「是。」

眉朴看着承安离开，又看了看我：「主子，有您主政，真是天

下女子的福气。」

「傻话，女子帮助女子是天经地义的啊。」我笑着捏了捏她粉

嫩嫩的小包子脸，轻道，「世道不公，女子的出路本就稀少，

若我能做些什么，也算不枉此生。」

「可是主子又要为此思虑费心，您看，」她面带忧心地指了指

镜子，「您看见您的黑眼圈了吗？看见您的头发在根根凋落了

吗？再如此忧思下去，头发铁定是保不住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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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冷冷开口：「你再不闭嘴，你的狗命就要保不住了。」 

「那……」她默默往后挪了挪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眼睛一亮便将

自己的散发拢到身前，「主子，您要假发不要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「主子！」承安又匆匆走了进来，「主子，漠北的八百里加

急。」

我心猛地一沉，立刻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天赢军逼退了漠北军三

十里的消息，速速浏览一番，我思索着念了念上面出现的最频

繁的名字：「冯秉桓，字归筝……是上次越级升为主将的那

个？」

承安点一点头：「是他。」

「主子！」眉朴发也不绾了，满脸八卦的神色跃跃生光，「听

说冯将军才十八岁，投军不过一年就已带领着天赢军击退了漠

北七次，如今又将那帮狗东西逼退三十里，这还是自傅将军英

逝以来我们头一回……」

她话未说完便住了口，急急地跪下请罪：「奴婢该死！奴婢口

不择言，又惹主子伤心了……」

我摇了摇头，示意她起来，除了给冯秉桓的赏赐，又下令拨了

大批的款项给了军需处。

早朝的时候，刑部尚书报上来抓住了当初凌天盟围攻皇城造反

的一众主谋，其中就包括了赵错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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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面无表情地听完案报，轻轻开口：「杀了。」

刑部尚书犹豫一瞬，道：「赵姓女子恳请见娘娘一面。」

「不见。」

「她说……要替傅将军转交遗物。」

她确实知道我的软肋，我还是去见了她，她几近疯癫地骂我、

唾弃我、诅咒我，我面无波澜地任她哭闹，直到她累得再无半

分力气，才淡淡开口：「遗物呢？」

「你以为我会给你？」她嘶哑的嗓音像是破掉的锣，带着刺耳

的声响，「你永远都别想拿到！你永远都要像我一样活在失去

挚爱的地狱里！你知道吗？寒鸦毒是有解药的，只要他来找

我，只要他带着你的首级来找我，我就会救他，可是他不肯照

做，他不知不肯伤害你，他还要去为你征战拼命，为你加速毒

发，他就是为你死的！你永远都要记住，他是因为你才死

的！」

「你错了。」我直视着她的眼睛，漠然道，「我只在意我自

己，至于别人，死不死都无所谓。我今日肯来，也不过是看你

的笑话，顺便告诉你，等你死了，我会将你好好安葬，但会把

赵阁主挖出来鞭尸、暴晒、挫骨扬灰，还会请国师施咒，让你

们永世不得重逢，永世不得相见。」

我说完便毫不留恋地离开，却转瞬泪落满面，这是我该受的

刑，我该赎的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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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回到寿康宫后，我小心地拿出了收进柜子的宝贝，风筝上面

的痕迹还隐约可见，龙飞凤舞，意气风发，我甚至透过它依稀

看见那日琏儿带着蓬勃笑意的脸。

可一旁花灯上的题字却已经渐渐湮灭。

我咬破了指尖，沾着殷红的血珠又将「恙」字细细描绘了一

遍。

其实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若想站于高山之巅，便要承其不胜之

寒，孤家寡人，孑然一身，一切都是我该受的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因冯秉桓的天纵英才和漠北的王室堕落的够快，到第三年的时

候，漠北就归为了我天赢的版图。

上次花儿凯旋的时候，我曾亲自出关迎接，如今冯秉桓亦算奇

功一件，我自然不能厚此薄彼，便借着这个由头，又去了边

城。

过了北俞关，我没有坐轿子，特意想看一看这市井繁华，眼瞧

着周遭这些年的变化，忽然明白了母亲、兄长和百里牧云所说

的天下安宁是一副什么景象。

路过三年前去过的酒楼时，说书人正兴高采烈地讲着近年的传

奇战事，说曾经的傅将军是如何的神勇，现在的冯将军又是如

何的善战，竟然还提到了我是怎样的宵衣旰食，励精图治。

我最终停在了花儿的墓前。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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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天赢胜了，漠北平了，天下再无战事，往后千秋，都是盛世

太平。」我抚了抚为他新立下的墓碑，轻轻笑了笑，「不过你

应该比我早知道。」

静静坐了良久，阳光渐渐毒辣，热喇喇地刺进眼中，像极了我

与花儿初遇那日的燥热焦灼，只是这次，再没人举着荷叶为我

遮挡，也再没有人从湖中像小鱼仙一样浮出水面，言笑晏晏地

叫我姐姐。

「花儿，姐姐对不住你。」我挖了土，将一直收着的神槎枝埋

在了他的墓前，心下怫然苦涩，勉力忍了泪，声音嘶哑道，

「若有来生，只盼你岁岁平宁，子孙满堂，可别再……别再遇见

我。」

话音未落，陡然有风旋然刮过，一个风筝竟直直撞进了我的怀

里，我拿起来看了看，轻碾了碾它断掉的线头，又望了望花儿

的墓冢，泪便落了下来，只觉一别经年，物是人非。

须臾，我起身离开，并未察觉在我转身之后，墓碑前的神槎枝

芽缓缓破土而出，翻卷着嫩叶生长，不消片刻便迅速地长成了

参天大树，枝丫繁密的影子渐渐遮蔽了我的头顶。

行至马车前，眉朴已经迎了上来：「主子，冯将军快到城外

了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：「接风宴可都备好了？」

她应声：「都备好了。」



2021/5/28 知乎盐选 | 左右为男

https://www.zhihu.com/market/paid_column/1380187227595636736/section/1380192150785859585?utm_source=wechat_session&utm_medi… 17/24

「走吧。」

我说着便要上车，却远远听得一声清朗的「姐姐！」传入了耳

脉，下意识转头望去，却不知从何处骤然刮起了极大的风，漫

天漫地的白色纤细花蕊飘然而落遮挡了眼前的视线，但不过片

刻风便停了，地上亦是干净整洁，了无痕迹。

我脑中在一瞬间闪过无数的画面，却又深觉莫名，忽然忘了我

来这里的目的。

只见一个俊朗少年急急向我奔来，却被侍卫拦在了几米之外，

他一双极为漂亮的狐狸眼一瞬不瞬地望着我，恍如烁碎的日光

落入浅褐星眸，熠熠生光。

我抬了抬手，侍卫便颔首退到了一旁。

我见他甚是面善，目中便带了淡淡的笑意，连语气都不自觉放

轻：「公子有事？」 

他张了张嘴，似是忽然忘了自己想说的话，只神色有些恍惚

道：「我大概……是认错人了罢……」

「那么我便告辞了，请便。」我微微颔首，转身上了马车，车

走起来的时候，轻风将薄薄的窗帘掀了起来，我看见他还愣愣

地站在原地。

我垂了垂目，静默着与他擦身而过，快到拐角的时候，却总觉

有什么割舍不下，不自觉地就掀了帘子往外寻着那少年，只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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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亦是朝着我的马车追了几步，最终还是停了下来，蹙着眉

头，一副迷茫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马车拐上了另外一条街道，他的身影也一点一点消失在我眼

中，我轻轻叹息一声，终是放下了手，怅然若失。

冯秉桓到边城之时已是傍晚，我亲自为他接风洗尘，我是真的

高兴，饮酒也没了节制，待酒过三巡，我抬手将桌上的金樽斟

满站起身来，眉朴欲上前扶我，我将她推开，大着舌头道：

「本宫……可以……」

我摇摇晃晃地往冯秉桓那边走，就在离他几步的时候却被裙角

绊了一下，整个人都朝前扑了过去，后知后觉地惊呼一声之

时，已被他抱了个满怀。

酒意上头，昏昏沉沉，他的怀中很暖。半晌，我才摇摇晃晃地

从他怀里仰起了脑袋，被酒酿熏染的模糊视线中，我恍然看见

了一张熟悉的脸，不自觉地就伸手抚上了他的面颊，手没轻没

重地捏了好几下：「你是……你是……是……」

我心口痛得厉害，唇瓣翕动了几番都没有把那名字说出来，而

他一直肃凛的神色似终于有了裂缝，目色也柔和缱绻，轻轻开

口道：「阿祥，我回来了。」

我震在当场，我终于……终于记了起来。

这双眼睛……是三年前在小巷救过我那人的眼睛。

是……琏儿的眼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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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因当初漠北战事紧急，便秘不发丧，对外隐藏了琏儿的死讯，

只作称病，由太子监国，林阁老与我辅政。

如今战事已然平定，虽百废待兴，朝堂却渐起了沸腾激愤，那

日一上朝，百官便咄咄逼我立下还权给太子的诏书。

我隐在垂帘之后，懒得听他们的长篇大论，只低声问眉朴：

「太子又在玩儿他的鸟儿？」

「……是。」眉朴一脸苦哈哈地看着我，「听说殿下托人从矜南

带回来的鸟蛋今天要孵出来了，殿下不放心要亲自看着。」

「……罢了，他自小就喜欢这些花草鱼鸟虫的，随他去吧。」我

耐着性子继续听完那帮老臣慷慨激昂的废话，轻轻笑了笑：

「之前让我主理政事的是你们，如今逼我让位还权的也是你

们，利用完我疆夷少主的身份平定疆夷和北漠之后，就真是飞

鸟尽，良弓藏，本宫毫无用处了呗？」

林阁老面上肌肉鼓动了一下，露出不赞同的神色，又要开口讲

大道理，我却已走止住了他的话头，冷声道：「跟本宫玩儿过

河拆桥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梁靖如吗？」

礼部侍郎素来藏不住心思，闻言脸唰地就白了。

我冷笑一声，当太后这么多年，连你们那点把戏我都识不破，

我这么多年白干了呗？

我扬声开口：「把梁靖如带上来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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凉妃被冯秉桓带上殿来，她一扫往日的怯懦柔弱，只眼中冒火

地盯着我，似要在我身上瞪出个洞来。

我知她今日铤而走险是怨恨我让他的儿子成了傀儡皇帝，但恨

我的人多了，我压根不在意，只缓缓道：「梁靖如本谋反罪臣

之女，先帝仁慈，看在你是太子亲母的份儿上留你一命，却不

思悔改，逼宫篡位，覆车继轨，按律当……」

「且慢！」太子匆匆而至，撩起裙袍便重重跪了下去，「母亲

犯此大罪皆是儿臣疏忽失察，儿臣自知资质平庸，不堪国任，

请降为藩王，即刻启程去封地，再不回京，望母后开恩，饶母

亲一命。」

我看着他不过几下便磕得青红的额头，微眯了眯眼：「本宫还

记得许给你的承诺，本宫虽不是讲信用的人，但为了你，本宫

愿意破例。」

「母后恩慈。」太子低伏在地，掷地有声：「是儿臣违背承

诺，请母后处罚。」

「既然太子有如此孝心，本宫也不得不成全。」我佯装为难应

下，「那便……」

话未说完，朝堂已然喧闹起来。

林阁老开口便是劈头盖脸的怒斥，「盛雪依，你这是要祸乱天

下！」

我微微一笑：「本宫祸乱的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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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部大臣亦是差点气的跳脚：「先皇只此一个龙子，堂堂太子

成了藩王，谁能继任新帝？你眼里还有没有祖宗家法！」

我淡淡启唇：「不是还有叙承公主？」

「胡闹！」吏部侍郎也忍不住开了口，「历来都没有女子继承

皇位之说。」

「以后就有了。」我轻挑一挑眉，「你会习惯的。」

既然你们非要踩我的雷区，就让我们一起在雷区上蹦迪。

说你笨你就犯上了蠢，没看见你们这些老东西唧唧又歪歪，个

个气得翻蹦，人兵部侍郎和吏部侍郎一句话都没吱声吗？

军权一直把控在谁的手里，三军之首的冯秉桓又坚定地站在谁

的身边，还有财政大权向来是谁独揽，你们心里就没个一二三

四五吗？

其实我早就想整顿朝中沉冗腐朽的风气，可这帮老家伙一直多

番阻挠，说什么都不肯开科举纳新人，所以我正好趁着凉妃搞

事情将计就计把他们一锅端了。

而这次所谓的「拨乱反正」，终是没反了天去，以太子独身去

封地，凉妃留在京城落下了帷幕。

太子走的那日，风和日丽，碧空如洗，我去送了他。

临别之时，我终是忍不住问：「为什么不要矜南的富饶封地，

非要去蝗灾频发的汉州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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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弯唇笑了笑：「我之前托人从矜南带回来的燕鸻的鸟蛋孵出

了小鸟，算上之前的养育时间，正是一个完整的繁衍生长周

期。」

我疑惑地眨了眨眼，对不起，没听懂。

他看出了我的不解，耐心地续声道：「矜南是天赢最五谷丰

和，风调雨顺的地方，那里从来没有闹过蝗灾，因为那是蝗虫

的天敌燕鸻的栖息地。燕鸻喜热，汉州偏寒，但还是冷不过京

都，所以只要燕鸻能在京都活下来，便也能适应汉州，所

以……」

我恍然大悟：「所以只要在汉州繁育燕鸻，蝗灾的问题自然就

解决了。」

他笑着点一点头：「没错，汉州土地肥沃，若是能解决蝗灾，

粮食的产量总是能翻几番的。」

我对他的崇敬油然而生，十分欣赏地拍了拍他的手臂：「行啊

小伙子，看来你的鸟儿没白玩！」

他怔了怔，下意识地以指尖抚了抚我刚刚拍过的地方，定定地

瞧了我半晌，慢慢地垂了眸，清秀白净的脸上染了淡淡的绯

色，薄唇微翕：「是……过奖了。」

淦，我这该死的温柔。

我轻咳一声，不自在地开口：「那你……一路走好。」

好个东北炖大鹅！我究竟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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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闻言眼睫颤了颤，轻轻一眨，翩薄的羽尾便沾了几分晶莹的

水雾，总是带着笑色的眼角眉梢亦是熏红一片，整个人都笼罩

着掩饰不住的难过。

我呆了我木了我麻了！

我为什么要招惹纯情少男，我为什么要给纯情少男送行！

「呃……」我斟酌着想要开口，斟酌了半天却觉得最好还是不要

开口。

最后还是太子先开了口：「儿……」他蓦然停了停，似是难以启

齿，顿了半晌才又涩涩道：「……我走了。」

他说完便拂袖离开，我怔怔地望着他抬手抹眼泪的背影，突然

就觉得奇怪的绯闻增加了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那些大臣对我很有意见，纷纷告病告老要罢朝，我求之不得，

一一允准，上午批了假下午就喜滋滋地提前开了恩科大考，不

限男女，皆可参试入仕。

托了百里牧云早年开设女子学院的福，这次上榜的人里，女子

占了半数，甚至前三甲中有两个都是女子。

待眉朴将考卷呈上来之后，我拿着状元郎那份一连读了几遍，

轻笑道：「这个傅寒池的文章倒是颇有傅丞相当年的风采，召

来让朕见一见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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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是，陛下。」

【正文完】

怕没表达清楚，多解释一句：

冯秉桓是换魂之后的狗鹅子。

傅寒池是花儿的真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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